


双面

□张蒙舟
… … 习俗或许很难反驳。
只有那美丽的苏州河，还在叹息着它脚下百年沧桑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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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沈笑，她叫沈文懿，因为不是兄妹，也不是姐弟，所以当两个都
是这种姓的人在“同一爿屋檐下”出现时，便可说这是一种巧合。

其实他们相差八岁，她是有资格做他的姐姐的，只不过几千年来，我
们一直是习惯让学书的把教书的称作为“老师”，所以理所当然的他称呼她
为“老师”。

不过，他一般都叫她“老师”，而不叫沈老师，因为在他看来心灵上感
到陌生的老师他从来不会带姓称呼的。或许这是因为一直和一些年纪大的人
在一起，所以当他看到来个年纪轻的原本以为会是个很“老实”的人的时候，
不禁暗自高兴，可是她却让他出乎意料。

看到她时，他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代《仕女图》上的人，那是在她为
他们上的第一堂课时，他第一次看到她。

于是伴随着他的想象，她走进了教室。或许因为他和同学一直以为年
轻的老师很体谅

人的或是很客气的，所以当她进来的时候他们还是那样的喧嚣。她进
来后站在讲台前，看着下面，可其实她谁也没有看，她像有点手足无措。于
是下面的人开始好奇，开始注意起她，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见到她，而且她
不说话，所以上下都是沉默⋯⋯

他是从来都把书寄托给台板的，所以他就无需课表，只要每次上课前
瞥一下邻桌的课台右上角，便可知道这一节是什么课。这次他瞥到了一本历
史书。

后来她开口了。一口标准的国语伴随着沉稳的语调和那铿锵的声音，
于是这雄辩的口才便把刚才那一阵目中无人似的喧嚣驳倒了。反正意思就是
有志者不在年高。这确实很符合她的职业以及她所教授的课程。

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只有北方的女人才会如此有魄力，他想。
这一堂课也根本没有听到下一句方言，就连经常听到的有些前辈因为

讲到一半没了话，为了给自己缓和一下或是早已习惯成自然的两个“对�？”
也没有。这使得他坚信她是北方人。

他是听惯“方言普通话”上课的，这纯正的国语反倒使他觉得毫无亲
切感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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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人，从来都是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也许他性格有些内向，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很少说话的，除非到了该说的
时候。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人注意他。

这样看来，他倒是个聪明人



，正因为别人不注意他，他就可以越发的自由了。
他上历史课的时候，就想睡觉。他坐在最后一排，人向前一倾，便会

让人觉得后面是没有人的。但他知道沈文懿是个难对付的人，因此上历史课
时他从没有真正睡过一次觉，至多是闭目养神，而耳朵还在听着她的声音。
生怕被她发现了，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天上她的课，他实在是困极了，但为了保持在她课上从不打瞌睡的
“贞”，他把手撑着头，做出看书的样子，只是眼睛微闭而已。但后来头越
来越低⋯⋯终于倒了下去。头倒下去，是身不由己的，只是感到惬意。但还
是不敢睡着，耳朵还在听着她的声音，为了辨别她的头是否转向了这里，而
被她看见。

于是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她眼睛。他想，她的眼睛似乎从没有盯着他
看超过两秒钟的，这样倒是对他有些好处，或许这眼神对别人也是这样，但
很有些风雨后的爱德蒙·邓蒂斯的眼神之意⋯⋯

接着她那很有特色的声音，又促使他想到了她的那张嘴。在第一天她
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时，他曾对她的嘴打量过一番。她的嘴唇很薄，很难
想象他所听到的那些铿锵有力偏又侠骨柔肠的声音是来自这张嘴。然而这的
的确确是两片美丽的唇，遗憾的是从不轻易地向上弯，就算是有，也是极微
的，让人难以察觉。而她那只挺拔的小巧的鼻子竟是如此巧妙地与她的唇相
映成辉，又很体面地勾勒出她深邃的眼帘，把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很
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韵味。敢情确实是一张沉鱼落雁
似的脸。

然而她的声音和语调怎么和她的外形和年龄不相称呢？——缺乏母性
的温柔。

像是久经沙场的中年妇女在作报告。⋯⋯
正想着，听见有人叫沈笑。他这才如梦初醒。是她在叫他。
赶忙抬起头站起来，先瞥她一眼。她的眼睛望着其他地方，似乎是用

余光见他站起来，便又低下头看她讲义上的问题。她问他袁世凯称帝的原因。
他木然。她并不理睬。马上叫了另一个，等另一个坐下后，她才毫不情愿地
让他坐下。

他有些后悔，不过后来他倒觉得有些恼怒，因为她当着全班的面，把
他数落了一番。

她心情的确是有些不好，下课的时候，不跟他们说再见便打开门走了。
一阵寒气从那扇被她打开却不关的门缝中吹了进来，让人不禁打了个

寒颤。他却很出人意料的从最后一排那只对着门缝的座位一直走到第一排的
那扇门那边，然后抓起门把，狠狠地用力一甩，随着一声很响的木具撞击声，
怒火也跑了不少。其实从她开门到他“帮”她关门，还不到十秒种。

门被紧紧地关上了，但他似乎马上感到了不自在，他是低着头红着脸
回到自己的座位的。当他坐下时，坐在他前面的那“小女人”回过头来对他
说气量怎么那么小！他很吃惊地看着那个“小女人”，因为原先他以为会听
到的是一句半惊半讶又带有些赞叹的“你胆子怎么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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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考的结束，寒气是更加地逼人了，正是校园的寒枝缤纷烂漫的
时节。



她向他们宣布，要举行一次历史演讲比赛。
于是，班中那些最调皮和那些最不调皮的人，便被大家公认为最佳人

选。
当他得知他将在一星期后站在讲台前，而且是要一本正经地向下面的

人做一次长达五分钟的演讲时，他显得有些木讷，不过他没有推诿，并且点
了头。

他好像以前从未在讲台前站过，而且他也不喜欢这样的抛头露面，更
不喜欢说普通话。

当他知道其实有不少人是被她点到的，但是他们都婉言谢绝了，他这
才发觉他当时怎么会这样大方地接受了。他有些后悔，因为他将去做一件他
压根就不愿干的事。

人在非常的情况下，就会有“超越自我”的表现，这是几乎每个人都
会有的。他经历过毕业班他就深有感悟，为了一道难解的题目，他会跑到老
师办公室，而且为了表示他们的“长幼关系”，他从来不会向他们讨把椅子
坐在一旁（当然这多少与他那不想说话的本性有关）；当他钻牛角尖，被他
们称作笨蛋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他也只能像笨蛋一样地傻笑。这是通
常的他吗？通常他是懒得说话的，也不太笑的。

如果佛家是推崇近似于阿 Q 精神的神学论的，那么这样说来他倒像是
个古之学者。

上了高中后他是一天比一天地知道“扬长避短”的重要性。于是为了
不出洋相，他写完演讲稿后，就去找她了，有些迫不得已。

“老师⋯⋯”他未进办公室便开口了。
当时，办公室只她一个老师，她正很专注地在批改他们的作业，听见

有人叫，便转过头，看见是他，“有什么事吗？”说完又低头批起了作业。
“老师，是关于演讲的事。”说完他看着她。
“是不想参加了吧？”她瞥了他一眼问道。
“不是！”他好像被她刚才那小小的细节激怒了，声音似乎有些激动。
“那是干吗呢？”她好像也意识到了他的这小小的变化，所以她放下手

中的笔，抬起头看着他。
他去找她的目的当然是想知道演讲的重点，还有可不可以拿着稿演讲。

所以当她得知是这样时，她倒是觉得有些惊讶，或许还因为她多少从其他老
师那里得知他是一个不愿意说话的人，因此她觉得眼前的他还是近人的。所
以她拿了把椅子叫他坐在她身旁，而且很仔细地帮他划着演讲的重点。他一
边听一边点头，的确让人感到很虚怀若谷的。于是她还告诉他演讲时，还要
注意什么。

他似乎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所以他感到有些奇怪，因为他想到了以
前她数落他时，她让人感到是何等的威严莫测。

还有一点是他想不到的，因为她竟然是用方言跟他讲的！
他想，她怎么也会说我们的方言呢，也许她从北方来这里多时了，一

定是入乡随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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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当她叫到“沈笑”时，他很坦然自若地
走到讲台前，接着就滔滔不绝起来。她很惊讶地看着他，她想，他怎么会一



点都不紧张呢，想起他平时不声不响的，或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吧。
其实，他的确是不需要脸红心跳的。
本来他们这样的年纪，特别是男孩子，平时说话都能口齿清楚的，可

一到正式场合，就会语无伦次。所以，他们的语无伦次，大体是因为台下有
着他们“崇拜”的小女孩罢了，多半是这样的。可他根本不会考虑这点，他
的眼神总是那样的悒郁，几乎都顾不上看你一眼，而且他并不喜欢谁。

其他几个被选中的也都是男孩，奇怪的是，他们所表现的腼腆的确是
平时所未有的。这样一来，倒是更加地衬托了他。

当演讲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不忘瞥她一眼，想看看她的眼神或是表情，
以此来评价这次演讲的效果。而她正带着那种惊讶与欣慰的表情看着他，不
过她的确是个深谙心理学的女人，她见他的目光扫了过来，便很自然地，很
若无其事地低下了头去看上课前他给她的演讲稿，因为她知道这种无声的赞
扬或许会使他很得意的。

过后一天的中午，他趴在教室的窗台上，独自地享受着寒冬的白驹那
矜持的光芒给他的抚摸，那垂下的眼睛正巧可以让他看着楼下两个打羽毛球
的小女孩，这样的俯视，使他不免触景生情似地回味起昨日高高在上的感
觉⋯⋯可一会儿，历史课代表潘东伟便跑来说她叫他。他这才从那位平时对
她左一声沈老师右一声沈老师的课代表嘴里知道她叫沈文懿。她叫他，一定
是昨日上课的事了，他想。

在办公室的阳台上她已放好了两把椅子。正是刚才他所享受的白驹“力
所能及”的地方。她对他说：“坐下吧，”他有些惊讶地望着她。

“你长得太高了，我看起来也吃力，坐下吧，”她微笑着对他说。她想，
找他谈话还得把头抬起来，或许这就会导致他心理优势要高于他的身分优
势，教导起来似乎也会没了分量。

于是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坐下了，她则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
阳光正毫不吝啬地流泻在她身上，她穿了件米黄色的大衣，体面地应

和着阳光的温柔，似乎让人有个瞬间的感觉，便是她与这光化为一体了。
“昨天的演讲的确不错，”她说。他听后，微笑。
“可你平时为何总是很沉默的呢？”她见他笑了便这样问他。他望着她

摇摇头说：“我一直是这样的。”
于是她不再问下去，她似乎又想起一件事。
“你这次历史测验是怎么做的，虽然我知道这是学生的心里话，可历史

是有根据的呀！”他想起那道简答题“北京猿人与现代人的联系”，本来是要
求按照课文答的，可他却自我发挥。的确是真心话，可批卷的人竟然只让他
得了 5分（满分 20 分）。

“大概是审题不清吧，反正这是我想写的。”
“可有时也不能‘有失偏颇’的⋯⋯”她看着他说。
本来他以为她原来还是平易近人的，但她的“职业病”依旧是让他感

到她的威严和深不可测。好在她是用方言讲的，多少有些亲切感。自从上次
第一回听她说方言到这次又听她说方言，他才知道他的“坚信”是错了，原
来她是标准的“自己人”。只是上课好讲普通话，是个出色的履行了推广普
通话义务的教师。不过只要想起她说普通话，便让他产生联想，至少像个“北
方的官”。因此，尽管是面对面，尽管是亲切的家乡话，她还是他高高在上
的老师。



于是他又一次地低下了头，似乎是他已不想记清楚她跟他讲些什么了，
反正“长辈”们的陈词滥调他总是记不清楚的；也似乎显得有些腼腆，当然
这只是“小辈”对“长辈”的。

当他又一次抬眼看着她时，一阵寒风吹过阳台，使他穿得一贯单薄的
身体似乎有些哆嗦，而她却仍是那样稳妥地坐在那里。看着她娇柔的身体穿
着那件已被温暖的阳光熨过的衣服，使他竟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或
许是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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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年升学考一完，他便知道了自己有 6 分是白白地丢掉了。这 6
分会使他原本要相识的人，从此极大可能的只有“来世缘”，或许他们当中
哪一个本会让他发财致富；哪一个本将会是他的永世相伴⋯⋯这样想来不免
有些抑郁。

所以他想到了眼前的人，却让他联到一群严冬的豪猪。它们想取暖便
聚在了一起，于是组成了一个集体，可它们身上的尖尖的刺毛使得它们开始
相互地挑衅，于是它们又分散了，然而严寒又驱使它们不得不在一起，长此
以往的经验使它们悟出了，只有保持一定距离。

而到了无须取暖的时候，它们也就各奔东西了。也许这也是常情。
所以一点兆头都没有。于是他在新买的随笔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辛夷

坞》的两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而且还划了个破折号“——天凉
好个秋。”

其时已是夏了。
期末考后，有个全国高中生“历史与现代学生的行为规范”演讲比赛

的地方选拔赛，她是在放假前才接到通知的。可他们学校因为不是重点中学，
所以只有一个名额，而在她所教的学生当中却是有不少这方面天才的，不过
很多这样的天才不是很调皮，就是有些放任不羁，她担心会管不住他们或会
使他们更加自我陶醉。于是她想到了他，因为在她看来他平时总是“不响”
的，就算是有些孤芳自赏，总还让她觉得他比他们来得沉稳。

其实末考一完，就几乎是放假了，学生也便都回家大赦了。她想她的
学生档案里或许能找到与他联系的方法，所以她找到了他家的电话号码。

一个星期没去学校，使他几乎忘记了同桌的长相。
他在家里倒是个对历史很注重的人，刚刚考完试，他便看起了《朱元

璋传》。而且是一章接一章地看，只是看得似乎有些没有头绪，也许是天时
不好，他是喜欢在下雨的时候看的，因为他总以为雨声是能使人思绪平稳、
宁静的，虽然是从天而降，但并非是杂落，有章有节的。所以他坐在写字台
前长叹一声，犹如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时发出的“大旱望云早霓”的感叹。

不过后来倒真的下起了霏霏阴雨。
晚饭时，电话铃响。他去接。线那头先是一秒钟的寂静，或许在揣摩

一秒前的那个“喂”是谁的声音。大概没有听出，便很有礼貌地问沈笑在吗，
他听声音只当是孩提时的女友，一秒不到便想了个脱计。可接着，他就庆幸
自己没有那么鲁莽地开口——线那头说她是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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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次他到她办公室向她请教和她对他的那次阳台上的肺腑之言



后，以及还有一些可能被遗忘，但却能让人意会的细节，倒是让他觉得她比
他想象中的要母性。

其实这所谓的母性就是像诸如那次去请教她的时候，有两个低年级的
小孩子竟在她办公室里打起了羽毛球，显得有些“大闹天宫”之势，胆子的
确是可以用“长江后浪推前浪”来形容的。而她却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用起
上课的语调训斥他们，只是很像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孩子调皮时，莞尔一笑，
轻声地叫他们当心。——这是第一次见到她笑。所以感觉多少是流露了一点
先前他以为她缺乏的母性的温柔。与她上课时的姿态作比较，更使他倍感惊
讶。

所以当他得知是她打电话来，且她是来找他的，而不是去找他父母的，
他显得有些欣然。

“一个星期在干些什么呢？”很长辈地问他，类似于上级对下级的关心。
“嗯⋯⋯”他思忖了一下，“在干一件大事，”他说。
她想，他怎么也敢和她卖关子。不过，她还是笑着问他：“在干什么大

事啊
？”
“近似于开天辟地的事情。”他笑着作答。
他胆子怎么会这么大，她想，他平时是不太开玩笑的呀，可能就因为

是平时吧。
其实后面他还有胆子更大的话了。
她确实很聪明，她说：“我这里也有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而且是与你

有关的！”这下他倒是默不作声了，他当然是想不到她会是这样接他的话的。
于是她就是这样婉转地把比赛的事说给他听了，是一点都不会让他觉

得她是请他去的。
… …
将近一节课的电话最后是以“明天在学校碰面”结束的。这时外面的

雨渐渐地停了。

7

学校的图书馆只有在假期前才是那样的冷清，加之绵绵的雨声使得里
面更为的寂寥。他坐在她一旁，似乎显得很清醒的样子。

她想起平时，或许因为他的沉默和他那长得高高的个子有些不合比率，
所以这样的落差倒让她觉得他有些挑眼，因此每次进教室，总是习惯性地要
向他那里瞥上一眼，而每次他几乎也总是带着与他那特有的神情望着你进
来，随后便垂下眼帘，以前，有时还会渐渐昏沉⋯⋯

所以有些新奇的感觉，使她想笑。
这是她第一次辅导学生参加演讲比赛，而且是关系到学校声誉的，所

以她很重视。
她有些担心她选的人是不是会选错，因为前晚和他打电话，当她告诉

他演讲的题目会涉及到高中生的某些不好的行为时，她向他举了个例子，关
于现代学生的“烟酒问题”，她说这个题目是规定的其中之一，也许会被选
中，所以她要他简单地谈谈他的想法。

于是她就渐渐体会到他先前的“卖关子”还算是胆小。
他说抽烟有两大类，特别是男子，一是瘾的，二是情的。前者是肺的



需要；后者是“心”的需要。他说瘾的没有什么可谈的，这是自作孽。所以
他对后者又作了番解释。

她不知道他是怎么如此深谙此道的，她想，他怎么不怕让她给出卖了，
她的心倒是有些虚起来。不过她有些好奇，所以她不时“嗯”着，以便让他
知道她在听着，而且是不好奇地听着。

他说情又分虚与真，一是觉得拿着烟潇洒，他认为这是虚荣心；还有
一种是真正的情感需要，当软绵绵的过滤嘴夹在两唇中时，似乎能找到一种
难以言传的慰藉，使本来浮躁忧虑的心可以稳定下来⋯⋯他说现在高中生当
中存在的就是这两派烟族，可他却一点没有谈及中学生不应该抽烟。

然后他联系到了酒。
他说喝酒也似乎是一种情感需要，特别是女子饮酒，多半是“形柔则

心刚；心柔则形刚”的才情女子，且亦豪饮。他说当她们饮酒时嘴唇触到玻
璃杯口的刹那有一种凉心的感觉（只有她们会有），但随着醇香的酒液渐渐
灌入，荡气的热肠感会使她们忘记那种瞬间的凉心与长期的生活压抑。在常
人看来，或许是没了淑女味。但他说这会多了份诗气，多了份豁达。

比起那醉魂酥骨的暖香来，他说他欣赏器宇轩昂的酒香⋯⋯
所以当他的答非所问的“烟酒谈”说完后，她不觉得毛骨悚然，起码

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了。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他的“健谈”：他的思路怪诞。
她想或许是她电话里的客气使他几乎忘却了线那头的是谁了；也许⋯⋯
她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他，很专心地写着她给他已做好“范围限制”

的演讲提纲，根本是不会让人想到他的思想是多么的前卫。其实他坐着的时
候倒是没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感觉，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找他谈话是非得请
他坐下的。

等着他写完，还要帮他分析。

8

图书馆中也就只有两个人。窗外的雨声因此显得更为清晰，她听着雨
声，却又想起了他电话里的那种带有信任感的“烟酒问题”。

联想到他的平时，她觉得他有些不合群，或许是想的东西与别人不同，
所以在他眼里很少有人能和他相知，可他在电话里说话的口气与内容却让她
觉得他已忘了她的身分。

难道这就是一直渴望的学生与老师真正的用心交流？她想，可她有些
茫然，因为以前似乎从来没有。

他的那段“烟酒谈”，的确是让她有些“刻骨铭心”，因为她又想起来，
她的确是个很会联想的女人，也许这也是一种雅致。

她想他的分析男人抽烟或许想告诉她抽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可
他又联系到了“才情女子”的“恋酒情结”，想卖弄他的风雅？不太会，他
从“烟”说到“酒”过渡得极为自然。

也许他只是想找个话题说着玩；或是想让她知道他对她的信任。
… …
不过，
接着她有些不敢想下去，而且是的确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她想他

不可能是天下一切尽收眼底的⋯⋯
“沈老师，”他打断了她的思索。她有些不自然，好像是第一次听他这样



叫她，她惊诧地望着他，他实际上是低着头一边写一边叫她的，他抬起头来，
看着她说，“这字是⋯⋯”

9

演讲赛前的一星期一直下雨，虽然要带雨具，但有人何尝不情愿？
她撑着伞走在雨下，可仍有任性的雨点像恣情的小无赖似的飞拂进来，

不过她倒很欢喜这样的感觉。想来正是“风老莺雏，雨肥梅子”的好时光。
很想收去伞，让自己隐逸在这蒙蒙潇潇的夏雨中。

— — 有些浪漫的时候便会忘了忧愁的感受。
可是，她还有学生，还要辅导他参加比赛。
接连几天她和他做着最后的拼搏。
他的悟性很强，只是很懒。所以演讲稿的分析问题基本是解决了，以

及演讲时所要注意的风度他也很快地意会了，只是最重要的是还没有背出。
她对他说要留他，他倒是没有想要回去的样子。

快一星期了，雨依然下着。

10

就是这一星期，他像变成了她苦心造就的“作品”。
演讲比赛的那天，她没有去现场，的确也有些紧张。所以比赛后当天

依旧下着雨的时候，依旧是电话。
他的确躲在家里。
心情听起来倒是不错，还说不管通过不通过都要请她吃饭。
还是有点良心的。
可他居然还这么一反往常地不自信地跟她提到“不通过”这三个字。

失望。他记得比赛前她曾告诉他如果他不通过，以后在路上即使碰见了，她
也不会睬他。于是重复一遍给他听。

他不响。
接着他便聊以自慰似的把自己的演讲过程分析了一遍给她听。很谦虚，

每题几乎都会被他自觉地扣分。
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是几乎没人的，她忽然想起这正是比赛成学校

的日子。急忙去学校看成绩。
通过。
还是雨。
它可是不会以人悲以人喜的，只有想出了一百个理由或另一百个理由，

人的心情才能意会它。
撑着伞走出学校，如释重负。竟然想到了他许诺的那顿饭⋯⋯

11

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透过雨帘从身后传过来。回头看去，他抱着头从
后面慢悠悠地走了上来，然后很自然的头一低，钻入伞下。

问他怎么也来了，他还想问她。
一只手摸着湿透的头发，一只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却丝毫没有一点

想要拿伞的样子，到底还是个孩子。
把伞交给了他。



他说因为下雨，所以要打的回去，顺路叫她一起走。
他怎么知道她家住哪？
本想难得的一次大雨，坐车却是有点划不来⋯⋯不过看他倒是很有诚

意的，她答应。
的士里开着冷气。雨下得挺大，窗外的世界变得只有了雨声和雨点打

在车窗玻璃
，那被神化了的噼啪声。他说她是去学校看比赛成绩的。他怎么什么

都知道？
看他那边的窗外时瞥了他一眼，很得意的样子。不过头发倒是比起过

去来约束了点，也许是雨的缘故。
从包里拿出一张面纸给他，他却只擦脸。不谢。
窗里窗外似乎是比较寂静。
想找个话题。
他说，这次比赛很幸运，以前的一星期好像⋯⋯
欲言又止。
她却转过头来笑着看着他说⋯⋯柳成荫。
… …
车原本是先到他家的，可他说既然请她坐车就送她到家。
从学校到家，一直是搭乘校车的，不知的士却要快了好多。她先下车，

打开一上车就拿在手里的伞⋯⋯
车去，消失在雨中。

12

毕竟是个拿零花钱的人。
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她或许还没有身临其境，没有“钱到用时方恨少”

的感觉。这些，本该是要站在笨重讲台前扯高嗓门地教育他们的，可如今这
些话却是在柔软舒适的的士后座上化为了极富情调的“禅语”⋯⋯

内疚的是没有内疚。
这是第一次让学生送着回家，理由或许是和他一样的“无懈可击”。可

总有点不平衡的感觉。虽然他讲来还会说这算得了什么，说好的饭也没请
呢⋯⋯

竟然。这是她第二次不由自主地又想了他的那顿饭。
是近利？一点都没有。也许那顿饭意味着那让人充满憧憬，紧张漫长

却又短暂的一星期；也许⋯⋯
想起黎香公寓旁有一个溪亭茶坊，那是她大学时常和同学聚会的地方。

是个用一块块流纹木搭起的小木屋，直到现在为止她还感觉得到它那淡淡的
木香；一个很宁静致远的地方。

只是工作后，无暇光顾了。每年放假，一直想去，可总有事会搪塞。
或许故地重游，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电话约他，对他说想答谢他的送她。
他说好，只是加了一句说送她是应该的。就一句——或许她的记性不

好。不过倒是挺欣赏他的直言不讳，因为有时客气或许就是一种虚伪。语出
他言。

溪亭茶坊是在一条小路上的，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就连知道黎香公



寓的人也很少，他电话里说他是第一次去。因此当她到了那里的时候，还不
见人影，就破例地等了一次人。

天原先是阴的，谁知却在这时下起雨来。雨具是忘带了，不过耳朵还
在，便到茶坊里去等。要知听雨声也是很不错的。

茶坊几年没来别无它样，只是在那块写着“溪亭”名的匾下多了一阕
词，是一首《如梦令》：

尝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很能让人触景生情却难解其中味。
放假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13

得知比赛通过了，得意也不得意。此时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了。
如果失败⋯⋯想来有些让人后怕。
放假的时候，是不能说学校又要买参考书或是下星期要打“育苗针”

的，这样只会让原本已少得可怜的月钱因为“荒唐”两字作为惩罚的手段变
得可悲。所以只有踏踏实实地做些家庭公务，做些作业，或许才会有意外的
欣慰。

打扫房间的时候，在床底下发现了那本 D·R 所著的英文版《Forever》。
记得这书他研究过。

翻开书，抖了一下，全是灰。一张已发黄的纸片飘落了下来，拾起一
看，原来是他对它做的札记。一行龙飞凤舞的钢笔字却还清晰，上面写着：

小说写的是一对处于一个对习俗比对灵犀更看重的寻常世界里的“不
寻常”的男女间的故事。原先是在上课无精打采的时候拿出来看两段酝酿激
情的，效果是有的，只是激情到了别处。

不过这结局似乎让人有些失望，因为“不寻常”的事却没有发生。想
到这让人大失所望的结局，就让他感慨这几千年的习惯成自然，渐渐积累，
积累，变成了传统习俗。从而厚积薄发似地造化了“愿天下有情人，难成眷
属”的一代语不出台的心灵名句。

“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人真的是一个无知的动物。他们给自己背上了石头，却还说，“他妈的，

怎么那么沉！”
何苦呢？还这么没有修养。——可悲！
这样看来习俗或许很难反驳。只有那美丽的苏州河，还在叹息着它脚

下百年沧桑的积累。
— — 所以这本小说自己的最后结局就是从床头一落千丈地被发配到了

床底。
很久的事了，再看时倒是对他“小时候”就日渐成熟的文笔以及那独

特的先见之明暗自钦佩。
依旧让它回到床底下去，只是把那张发黄的札记纸留了下来。

14

在电话铃响之前他是想不到会是她的，可当得知是她后，却又觉得很



合情理，有一种早晚会打来的感觉。或许这多半是因为那天语文课上完⋯⋯
当他走出教室的时候，她把他叫住，问他前一天出版的《文苑》看了

没有，其实他倒是一直买《盱雨》和《文苑》看的。这个以前也告诉过她，
只是那天《文苑》正巧没有买到，不过从她的语气中便已猜出了一定是她又
投中了。

果然如此。
那是一篇名为《迪士》的随笔。这是第二次看到她的随笔。只是这次

的文笔是充满了“可爱”两字的。很难想象这是她的文笔。
他想她会跑来告诉他无非是出于两点，一是觉得上一次她的随笔在《盱

雨》发表后他竟以前辈身分自居，对她说了两字“蛮好”，她要“争回”这
口气；二是或许她觉得与他有共同语言。不过不管是争气也好，有共同语言
也罢，想到她告诉他时那充满了好胜与得意的眼神，倒是真的觉得她有些可
爱。可以想象她小时候或许也是那样的任性与倔强。也许这是她的另一面，
他猜。

所以从此就想写封信给她，当然主要内容是说很高兴他们有共同语言；
以后渴望多多交流，云云。中心思想是感谢她不是把他当作一个要求上进的
学生来看待的。因为那时他周围的那些人几乎都很拥护“传统牌”眼镜。

她的那句话却无疑像是在向他证明，非洲也是有白人的。
只是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得他没有时间去写那封信，于是这便成了历史

的遗憾。不过至此倒是让他觉得她还是注意他的，即便是“以长辈自居”所
导致的。

那次意味深长的电话，在挂断的时候，不知是开心还是惆怅。
或许对于她的这种平易近人感到意外，她让他感到她像是晚饭时喝了

几瓶二锅头，然后给他打电话的，因为酒后吐真言。所以他对她毫无戒备之
心，因为她那边的电话与他家的“初通”之前正在畅饮着。所以知己知彼，
才能做深交。

可是他已和她说好了第二天一定去学校，那去了之后，她还会为了什
么打电话过来呢。

他想也许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在挂断之前他对她说，他有些问题还搞“不清楚”。
可那摆在眼前的现实却让他发觉
好多东西是那么似曾相识，却是似曾。
于是弄巧成拙。

15

电话，如今他已记不清是多少次了！
发现与她似乎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所以默契也就意味着无须口

干舌燥地展示自己的口才，可以以逸待劳地用那沉默或是几声轻轻的叹息声
所取代。

这种默契又体现在，不管是谁给谁的电话，都是雨天或是看上去就要
下雨的天。

或许人最不浪漫的时候也就是最浪漫的时候。对他来说，雨天会让楼
下那些拿着高音喇叭乱叫收购旧电视机却毫无收获的乡巴佬为此消失，这样
就会安静一点。而那雨声又会盖没一点他的声音，虽然他的声音已经够轻了，



但是如果让付电话帐单的人听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那天和她打电话，正是暴雨前隐隐约约的雷鸣。
她说她很喜欢雨，而且是越大的雨越好，这样她可以撑着伞，在林荫

道上悠悠漫步。
她说起雨中撑伞，让他想起了那次打的送她回家的时候，和她撑着伞

在雨中叫车。原本伞还是她撑着的，或许有点不可思议。后来她说他人太高
她撑不动了，便把伞递到了他的手里，不过此前她还很礼貌地问他好吗。

或许雨中的灵气使她充满了灵犀。
所以，当电话里出现沉默的时候，他问她如果下雨了⋯⋯
她说这就叫打雷不下雨，现实的浪漫，浪漫的现实。
学校里的那套又要拿出来了，说一些哲理性很强的话。这是让人最感

到没方向的时候，有时她会把任何一个话题联系起来教育他，而且还很一本
正经。

他想笑，却笑不出来。
如果下雨了，她说，就一起去散步。
… …
云渐渐地越来越浓，越来越黑。他倚在窗台上，等着。看着它们渐渐

聚拢，聚拢，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观祈雨》中的“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
龙水庙前”——好生悲壮！

一声轰轰烈烈的雷鸣，鼻梁上沾了湿，又是一滴，睫毛也湿了⋯⋯
下雨了。
等不及头发被沾湿了，他想给上苍行注目礼，却见到：
楼上那架新装的空调，正一滴一滴悠闲地往下滴着水⋯⋯
那根白色的滴水管煞是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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